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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通识教育与专业性之间矛盾重

重， 但研讨会上， 学者们一致认为， 通

识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书面

和口头表达能力。 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

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管

晓宏甚至认为：“表达与交流， 是最重要

的通识教育”。

罗德斯透露， 他们在对雇主的调查

中发现， 在雇主看重的所有能力中，能

有效进行口头交流，是排名第一的能力。

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曾经谈到，当年

他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钱学森， 钱学森

回答问题时异于常人的精确， 让他立即

决定 “应该招收这样的学生来读我的博

士生”。

罗德斯说：“高等教育界的学者已经

开始思考 ， 该如何保持学生的创新能

力。 但在参与多个学校的教育实践后，

我们发现， 表达能力并不仅仅与信息接

收有关 ， 还与理解有关 。 因为接收消

息， 并不意味着你理解它。”

他甚至进一步提出 ， 当学生提升

了对信息的理解 ， 并且能够和其他人

发起讨论时 ， 就会主动寻找并研究相

关资料 ， 尤其是作业以外的书籍 ， 进

而不断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 ， 甚至

将其变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在理解和

讨论过程中 ， 学生会获得一种学习的

乐趣， 直到有一天， 感受到一种顿悟，

而这就是创新之光 。 这才是通识教育

应该带给学生的收获。

“书面表达和口头交流能力的缺失，

严重影响了学生未来的发展， 甚至影响

到学者的学术表现。” 管晓宏说。

几年前， 华中科技大学有位学者的

论文被某国际期刊撤稿， 就是因为他在

论文中用了一句 “hand of the creator”

（造物主的神奇之手）， 这名研究动物肌

肉的学者其实只是想表达动物身上所具

有的奇妙的完美 ， 恰如电视里的解说

词 ： “这是造物主的鬼斧神工……”，

却被编辑认为是在科学论文中宣扬宗

教。 管晓宏说： “归根到底， 他违背了

科技论文与学术报告的表达规范， 缺少

书面表达能力的训练。”

目前， 几乎所有世界知名大学在本

科教育中都有大量的写作训练， “写作

与表达” 被单独列为一门课程， 耶鲁大

学、 斯坦福大学有超过 60 个学时的写

作训练。 管晓宏认为， 语言的运用能力

甚至决定了学生的未来发展。

据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哲

学学院院长孙向晨介绍 ， 目前 ， 复旦

九成以上的通识课程都设有小班讨论，

希望学生在讨论中提升思辨能力和表

达能力。 同时， 学校正在建立 “通识写

作中心”， 希望由此提升学生的书面表

达能力。

在中国， 通识教育虽然只有十多年

历史， 却也面临着两难困境。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 哲学系教

授李猛最直观的感受是， 通识教育需要

学术基础深厚的老师参与授课， 而通识

课程本身的要求和专业规划并不完全一

致。 他以哲学教育为例说， 哲学系的老

师如果针对本系之外的学生， 开一门面

向全校非哲学专业的通识课程， 应该如

何设计和规划？ 现有学科体系下， 学生

课上与课后的时间配比必须达到 1 ?3，

学习才有效果。 如今， 学生每周课程时

间为 20 小时 ， 要确保学习的有效性 ，

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间至少得 80 小时 。

如果再增加通识课程， 学生大概没有休

息时间了， 这也是通识教育面临的压力

之一。

同时， 实践通识教育的学校往往是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仅以北大为例， 这

样一所文理兼有的学校， 将理科纳入通

识教育的最大问题是， 这门课如何对整

个大学教育起到核心作用。

近年来， 国内不少综合性大学都在

推进本科教育改革， 某种意义上会加深

这一矛盾。 所以通识教育最需要充分考

虑的， 是专业性与通识教育之间的矛盾。

一面是通识教育越来越重视实用技

能， 一面却是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在雇主

眼中 “并不具备值得重视的技能”， 这种

反差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在论坛上， 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副

主席特瑞尔·罗德斯说， 通识教育是大

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

通识教育的本质意味着它并不以

传授实用技能为主要目的 ， 它要使学

生获得的 ， 是那些可以迁移的 、 基本

的能力 。 但在过去几年中 ， 美国学者

发现 ， 大学里的通识教育正变得越来

越实用 ， 甚至不少大学的通识教育课

程已在偏向实用技能。

为了检验通识教育是否符合初衷，

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于 2016 年对全美

雇主进行了调查 ， 了解他们对大学毕

业生的看法 。 结果雇主们认为 ， 大学

毕业生并不具备通识教育所期望的学

生能力。

“雇主们认为的重要能力 ， 其实

与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 罗德斯

说 ， 令人遗憾的是 ， 调查发现 ， 只有

10%甚至更少的大学生被认为拥有必需

的重要能力 ， “这使美国教育界开始

反思 ， 研究型大学的通识教育究竟该

如何培养学生。”

推行通识教育的另一个初衷是培养

年轻人的创新能力， 为他们提供创新思

维的土壤。

有专家在研讨会上透露， 科学家对

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创新天赋进行测试，

结果发现 4 到 5 岁的孩子 ， 有 98%显

示出创新天赋 ； 10 岁的孩子 ， 只有

30%显示出创新天赋 ； 而 15 岁时 ， 只

有 12%的孩子显示出这一天赋 ； 到了

30 岁的年龄段 ， 具有创新天赋的比例

居然下降到了 2%。

究竟是什么使那些幼年时有创新天

赋的孩子， 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丧失

了天赋？ “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当

下的通识教育。” 罗德斯说。

■本报记者 樊丽萍

身为我国刑法学的领军人物， 刘

宪权头上的 “帽子” 不少。 但和某些

“明星教授” 不同， 学生们很容易在校

园里找到他， 每周他都会出现在本科

生的讲台上。 过去 35 年， 这一点从未

改变。

他有着堪称 “传奇” 的课堂上座

率———超过 150%。 即便在华政最大

的阶梯教室， 听课的学生仍然挤不下，

300 多人的教室时常会硬生生 “塞 ”

下 500 人。 有同学为了抢到前排座位，

清晨五六点就去占座； 没占到座的就

去隔壁班级拖椅子； 晚到的学生只能

坐在地上听课……

学生们像追星一般地追着 “宪

哥”，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从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

到如今那位德高望重、 备受学生爱戴

的知名教授 ， 他对本科课堂的 “痴

迷”， 常人难以想象。

每周， 他给学生上八节课， 往往

天蒙蒙亮， 这位年逾六旬的教授就从

市区的家中出发， 赶到六十公里外的

松江校区。 刮风下雨， 从不迟到， 更

不会缺席。

因为选课的学生实在太多， 他的

课有时不得不上午讲一遍， 下午再讲

一遍。 尽管一部刑法在他心里已滚瓜

烂熟 ， 但刘宪权的 “每堂课都不一

样”， 因为上课的学生不同， 外面的世

界更是在不停变化 ， 刑法课也必须

“与时俱进”。 故此， 每次上课前， 他

都要花时间备课， 精选案例。

“宪哥” 的课好听， 在华政是公

认的。 现为华政本科大四学生的余越

洋， 也是 “蹭课大军” 中的一员。 问

及每次都早起占座的动力是什么， 余

越洋说， 刘老师的幽默风趣和温文儒

雅有着奇特的吸引力。

“什么时候讲理论， 什么时候讲

案例， 如何穿插效果更好， 这些教案

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刘宪权讲到如何

上好一堂课， 总有一肚子话要说， 这

也是他最喜欢和青年教师谈论的话题。

上过 “宪哥” 刑法课的学生还会

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尽管教室人气

爆棚， 十分拥挤， 但只要有可能挪步，

刘宪权总喜欢在教室里 “兜圈子”， 踱

着步子一边走、 一边提问， 并随时把

麦克风递给学生 ， 请他们回答问题 。

有时候， 学生的答案思路明显走偏了，

“宪哥” 会不依不饶， 像在法庭辩论一

样 “盘问” 学生， 或者干脆发起一场

讨论， 直到学生意识到问题所在。 因

为每堂课总是人气很足 ， 耗能很大 ，

所以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一堂课上

下来，“宪哥” 总是满头大汗。

“本科教育是人才培养最重要和

打基础的阶段， 如不重视， 高等教育

就没前途 。” 刘宪权在很多场合不止

一次说过， 大学老师给本科生上课是

本分 ， 这份本职工作必须要做好 。

“再大牌的教授 ， 都要不忘初心 ， 不

能忘 ‘本’。”

知名刑法专家刘宪权连续 20年获评华政“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听课学生从 50后到 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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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回忆人生的时候， 大概

都会发现， 有一些老师是会给自己一

生带来影响的 。 在华政 ， 受 “宪哥 ”

影响的人很多。

正如一些老师感言， 很多时候是

因为学生喜欢你的课， 从而喜欢上你

这个人， 有时则会因为喜欢你这个人

而对你讲的课产生深厚兴趣， 甚至会

因此改变学生的专业取向、 职业发展，

甚而影响 “命运”。

如今在华东政法大学任教的周舟

老师， 原本是华政经济学专业的本科

生， 因为听了 “宪哥” 的课， 感受到

了刑法学的无限魅力， 才开启了刑法

学的研习之路， 最终成为了一名刑法

学的专业教师。

“没有上不好的课， 只有上不好

课的人。” 这是刘宪权的名言。 不过，

要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最好的注

释或许是刘宪权个人的执教经历。

今年 6 月 12 日，“宪哥” 在华政明

法楼三楼大教室最后一次为本科生授

课。 刘宪权自言， 30 多年前初站上讲

台 ， 他就知道 ， 自己先天条件一般 ，

普通话和口才都不算出色。 这样的老

师如何把课上好， 站稳讲台？ 早年的

刘宪权曾为上课下过苦功： 全校老师

的课， 他都听过一遍。 然后， 从中选

择了一种最适合他的授课模式进行再

创造。 他还有个习惯： 每堂课上完后，

他都会反思每一个细节， 哪一段成功

启发了学生， 哪一段效果不理想， 都

要心中有底。

不少学生说，“宪哥”总能将深奥的

刑法理论用最朴实、 最简明的语言予以

阐释， 这与他的用心是分不开的。

任教三十多年， 凭刘宪权的资历，

若要在课堂上神侃， 一年不备课都无

妨， 可他却不会这么干。 他总是将最

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到讲课中， 将最前

沿的法律问题带到课堂上， 让学生从

他的课堂上有真收获， 而自己也能温

故知新。

原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专家组组长、 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

书记石亚军教授在 2008 年华政教学评

估总结会上表示， 刘宪权教授的课是

他听过的最好的课， 刘老师的课讲得

“炉火纯青”， 在当今法学界极为罕见。

华政 “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 评

选共进行过 24 届 ， 刘宪权连拿了 20

届 （1999 年-2018 年 ）， 前四届因工

作关系， 他没在学校开课， 因此缺评。

这是对年均 3000 门 （次） 课程的 550

余名专业教师的评价和票选， 刘宪权

连续 20 年上榜， 开创了华政的历史先

河， 创造了华政的 “吉尼斯纪录”。

这个奖完全由学生投票产生， 奖

品只是一个奖牌或奖杯， 可这恰恰最

能体现教学的魅力。 刘宪权说， 连拿

20 届 “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 ”， 不仅

需要体力支撑 ， 更是一种自我加压 ，

这种 “压力” 成为激励他不断努力与

进步的动力。

有人说， 高校中擅长教学的老师，

通常都不擅长科研。 可刘宪权是一个

例外。

这位教学名师在科研领域也硕果

累累。 多年来， 他始终活跃在刑法学

研究前沿 ， 先后出版学术著作 50 余

部， 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 主

持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三

项一般项目， 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认

可， 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 他连续九年入选 “中国法学高产

作者”， 实现自评选以来全国范围内为

数不多的 “超高产作者” 大满贯。

在刘宪权看来， 科研与教学的不

同之处在于， 教学代表学校内部的认

可， 而科研直接关系到学校外部的认

可。 他也在不断思考： 如何让科研与

课堂相互推动， 通过科研让教学始终

跟上社会的发展 。 而课堂上 ， 学生

们的回答常能启发他找到研究刑法

问题的新见解 。 当然 ， 刘宪权更希

望学生能够问倒他 ， 这样的提问会

促使自己发现新问题 ， 很多学生思

维的闪光点成了他教学与科研上很

好的借鉴 。

作为学科带头人， 刘宪权多方统

筹、 整合资源， 短短数年内， 把华政

刑法学科建设成为南方首屈一指、 全

国名列前茅， 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

的上海市重点学科和上海市高校一流

学科， 尤其是在经济刑法、 金融刑法、

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犯罪等领域， 华政

处于全国领先和强势地位。

如今， 在业界已是重量级人物的

刘宪权依然是个 “拼命三郎”。 他期待

自己 80 岁时， 能像一些著名法学家那

样， 还在写作治学， 成为学界泰斗。

刘宪权有一个体会： 读书是不吃

亏的。 所以他从未间断过学习， 哪怕

再忙再累， 都要做好学问。 他的办公

室位于古老的华政东风楼， 简朴、 通

透、 大气， 硕大的书桌与书柜卫士般

守护着他 。 只要没课 ， 没有学术活

动， 他一定会坐在这里看书。 学生们

都知道， 节假日里都可以在办公室找

到他。

一年到头， 刘宪权只给自己放半

天春节假， 这段时间他要去探望家人，

其余时间他都在工作， 没日没夜地带

着学生搞课题、 改论文、 做研究。

“名师不名师， 并不重要， 重要

的是兢兢业业工作 、 勤勤恳恳做人 ，

认认真真教书、 踏踏实实育人。” 刘宪

权说 ， 学生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模范 、

名师， 只是一位实实在在教好他们的

老师。 信其师， 才能信其道， 这正是

师德的体现， 这样的老师也将影响学

生一辈子。

对本科课堂的 “痴迷”， 常人难以想象

■本报记者 姜澎

在中国， 大学里的通识教育仍在完

善之中， 但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通识教

育却面临革新。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通

识教育在如今的大学已成为实用知识和

技能的整合， 不再符合其追求知识深度

和广度的初衷。 在复旦大学日前主办的

通识教育研讨会上， 虽然国内外学者认

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通识教育发展有所

不同， 但面临问题却是相同的： 通识教

育要解决实践与知识之间的鸿沟， 却又

不能沦为技能的整合教育。

“没有上不好的课， 只有上不好课的人”

教学科研相长， 学习工作全年无休

“明星教授” 最留恋的地方是课堂
通识教育≠技能整合教育

传统通识教育陷入发展瓶颈

当下通识教育面临各种两难

表达与交流， 是最重要的通识教育

大学实践中， 专业与通用之间矛盾重重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 沪上
知名刑法专家刘宪权 ， 日前迎
来了教师职业生涯的 “高光 ”

时刻 ： 11 月 28 日晚 ， 在华政
第 24 届 “我心目中的最佳教
师” 评选中， 他以 2549 票的最
高票当选 。 这也是刘宪权连续
20 年被华政学生评为 “我心目
中的最佳教师”。

全国先进工作者、 首批国家
“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级教学
名师、上海市教育功臣、全国优秀
教师、 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

从教 35 年， 刘宪权获得的奖项
和荣誉称号数不胜数， 但他自己
最在乎、最看重的，却是这个全校
学生经过海选投票评出的奖项。

在华政， 刘宪权被学生们亲
切地称为 “宪哥”， 甚至被称为
“华政一哥”。 上过刘宪权课的学生，

从 50后、 60后直到如今的 90后、

00后。

“没有上过宪哥的刑法课， 大
学生活不完整。” 这句话在华政口
耳相传、 人尽皆知。 这段在一代代
学生中流传的佳话， 可以说是一种
学风和校风的传承： 重视本科生、

重视本科生教学， 好的大学理应如
此， 好的老师理应如此。


